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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本研究活动展开之前，针对在意大利大学留学的中国国际学生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实验课程，课程目

标是希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反复性的自我评估训练，提升自我反思、自我调节意识，以及使用元

认知策略的能力。本次研究活动为半结构式访谈，在参与了前期实验课程的学生中，对自愿参与访谈活

动的10位学生展开了一对一追踪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在通过一系列系统性、反复性的自我评估课程

训练后，在学习方法使用上的变化，与是否有意识在后期的学习中持续运用自我评估、自我反思、自我

调节方法来优化学习，以及自我效能水平的后期变化。对访谈结果分析发现，学生有意识主动关注老师

制定的教学目标并且以此作为参考准则进行自我评估、学生养成了根据日复盘结果进行自我调节的习惯、

以及对自身学习能力有更准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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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conducting this research, a two-month experimental course has been designed for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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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in Italian universities. The course aims to enhance their 
self-reflection and self-regulation awareness as well as relevant metacognitive strategy ability 
through repeated self-assessment training. The research activity is realized by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mong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nitial experimental course, an individual 
interview is conducted on 10 of them who voluntarily joined in this activity. The purpose first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about learning methods after they get trained in a series of syste-
matic and repeated self-assessment courses. Second, the research activity can testify whether they 
possess the awareness to use self-assessment self-reflection and self-adjustment methods con-
stantly to optimize learning in the subsequent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changes of 
self-efficacy level.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result analysis, students consciously and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didactical objectives framed by teachers, using this as a reference criterion for 
self-evaluation. They also develop the habit of self-regul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daily re-
view and have a more accurate recognition of their own competency o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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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际学生当下面临的多方面需求与问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走出国门体验国际生活，优化学术能

力。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样，在融入当地学习与生活环境的过程中问题频出，文化差异的冲突与孤身

应对困难的无助感，都使被称为“弱势群体”[1]的国际留学生在各个方面遭受着巨大挑战。无论是心理

健康方面，例如，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问题，国际留学生们表现出了对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文化层面上

敏感性服务的需求[2]；还是语言融入方面，例如，融入校园环境时第一语言系统特点对第二语言习得的

影响[3]；以及学术技巧、教育背景因素对学生的学术成就的影响[4]等，都是研究者们关注与重点涉足研

究的领域。 
在这种自由且孤独的生活条件下，学生们需要来自外部的提醒与指导，以及内部自身认知的提高。

既要自由地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也要孤独地在学习与学术进步中学会不断自我调整、自我

塑造、自我突破。对此发现，目前仍缺乏针对中国国际留学生在认知与元认知的能力优化训练，从而提

高自我发展意识，以此应对并寻找高效的策略来解决独自生活与学习方面的问题。本文从后期追踪的角

度出发，在学生通过了一系列定期的自我评估、自我调节训练后，观察前期实验课程对样本学生带来了

哪些认知、元认知与学习动机层面的后期变化。 

2. 理论框架 

2.1. 自我评估 

在教育学领域中，自我评估(Self-assessment)概念的体现远不止我们对其理解的表面含义：对自己的

学习成绩进行打分，或只是在选择测试题中勾选答案并给出自己的评分。更指学生通过学习活动来判断

自己的学习，尤其是从中获得的成就与学习结果[5]。进一步讲，自我评估更准确地被定义为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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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不仅可以监测和评估他们在学习时的思维和行为的质量，并且确定能够改善他们的

理解力与技能策略[6]。Andrade 将学生的自我反馈类型总结为形成性自我评估(Formative Self-assessment)
与终结性自我评估(Summative Self-assessment) [7]，在形成性自我评估中要求培养学生面对特殊任务时对

自我效能水平提高的能力[8]，考察重点集中在学生对具体任务或目标时的学习进展过程判断，激励学生

自身反思，从而有利于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与学习技能建设。终结性自我评估致力于在学习成绩的基础上

判断学生在完成任务之后的能力水平，对学生在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或达到目标后的过程效率评价。在自

我评估中，教师应更多的引导学生针对任务的具体部分进行评估与反思而(例如：做题时，我没有写出大

部分数学题的答案)不是仅仅将反思重点集中在学生自身(例如：我的数学不好)。 

2.2. 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学习理论(Theory of Self-Regulation) [9]在社会认知学领域中强调，人们有能力通过一个被称

为自我调节的过程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一过程包含了自我观察、自我判断与自我评价。在教学领域中，

学者们逐渐注重了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主动角色，建议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能力、文

化背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有效调节，承担辅助角色。当自我调节学习能力被提高时，学生能够通过

选择有效的元认知与动机策略提高学习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地选择甚至创造自己的学习环境，更能够在

选择所需要的教学形式与数量方面发挥作用[10]。自我调节学习被建议与自我评估以结合的方式同时对学

生展开指导训练，Panadero 与 Alonso 在谈论自我评估时提出针对该建议的指导性的优化学习思路，指出

教师应以指导学生的自我评估行为来优化自我调整能力为目标，将自我评估视为一种教学指导策略[11]。
Zimmerman 与 Campillo 将自我调节过程分为三个连续的循环阶段：1) 预备思考阶段(Forethought Phase)；
2) 表现阶段(Performance Phase)；3) 自我反映阶段(Self-reflection Phase) [12]，分别指学习前、学习实施

过程中与学习后的不同调整形式，每一阶段有其相对应的子过程。自我评估活动被划分为第三阶段中的

自我评价这一环节里，同时，这一过活动的展开需要参考前一阶段中针对目标进行的自我监控的比较结

果[13]。 

2.3. 自我效能 

Bandura 于 1977 年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8]，并将此理论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至与学习、健康、

运动、组织功能、集体效能等多领域结合的实践应用。自我效能指“人们对形成和实施达成特定操作目

的的行动过程的能力判断”，进一步讲，指人们对自己将要完成的特定任务和要达成的目标的信念程度

与强度。Bandura 认为效能信念是行动的重要基础，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以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行动产生所预

期的效果为前提，才能具备对应的行动动机[8]。学生在对自己的学习结果有所期待后，所产生的自我动

机才能够激发起相对的学习行为，才能在后续的行为发展中，随之产生对于学习结果的产出期待，即学

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即将导致哪些结果的预期判断[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我效能可以被解读为一个

反复的循环机制，学生在前一个阶段所获得的学习成就能够从认知、心理、动机层面上影响其对自己能

力的信心水平，从而影响自己在下一个阶段中目标的设定与动机伴随的相对行为。关于影响自我效能的

形成与发展因素，Bandura 提出个人的效能期待建立在以下四个信息来源上，分别是：成就表现

(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言语说服(Verbal Persuasion)、情绪唤

醒(Emotional arousal) [8]。对于主体而言，通过上述四种途径所获取的信息与效能期待会产生一定程度上

的碰撞，这些都取决于学生如何对其进行认知性地评估。对此，识别、权衡与整合效能信息相关来源的

能力，会随着加工信息的认知技能的发展得到提高。学生在对自己进行自我效能调整时，需考虑其认知、

动机、情感与做决策的综合能力。Margolis 与 McCabe 建议教师运用以下方法和策略来加强学生们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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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给学生布置具有挑战性的、指导水平应高于学生现有水平的任务；使用同伴模式，让学生们

学习与观察在此任务上表现出色的同伴，在学生们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包含，例如，年龄、种族、

性别、能力等)，让学生们了解同伴使用学习策略、技巧的方式，以及如何应用、何时应用；面对特定的

学习任务时，教授特殊有效的学习策略，让学生了解“为什么”使用这些策略；观察学生学习动机的主

要激发因素，利用学生的选择与兴趣；一些学生需要更多正式的、系统的学习优化计划，对此教师应该

指导学生逐步的、阶段性的巩固学习效果，正确的使用学习策略[14]。 

3. 实验简述与访谈内容分析 

3.1. 前期实验简述 

本研究基于 Zimmerman、Bandura 与 Panadero 提出的关于认知与元认知理论与相关实验结果，假设

学生在教师的辅助指导下，针对学习策略与自我反思策略，通过一系列反复的、系统的自我评估教学活

动，能够优化以下三个元认知方面：1) 学习策略的选择与使用；2) 自我调节意识[12]；3) 自我效能感[8]。 
本研究采用了准实验定量实验设计，对实验组与控制组同时分别进行了前测与后测。针对实验组展

开的实验干预活动为每周一次为期两个月的连续性教学课程的。实验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本科一、二

年级在读且来自不同专业的中国国际留学生为参考人群，以学生自愿报名的形式非概率抽样采集研究样

本，共 60 人，30 人一组(实验组与控制组)。 
准实验中，针对前、后测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为：1) 由 Poláček 制定的《学习过程调查问卷》(Questionario 

sui Processi di Apprendimento) [15]；2) 由 Pellerey 制定的《学习策略调查问卷》(Questionariosulle Strategie 
di Apprendimento)中的部分内容[16]。在前测调查问卷中添加了部分涉及到学生背景、大学学习经验、学

习困难的相关问题，旨在收集学生基本信息、了解学生当下的综合学习状态、并且有利于对后期教学干

预活动的内容与难度进行调整。在最后一次实验课程结束后，向实验组的同学们发放了由 11 道封闭性与

开放性问题组成的《教学过程满意状态调查问卷》，目的是能够在分析前、后测数据之前以综合角度初

步性地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学习状态变化以及参加课程的收获。 

3.2. 后期追踪访谈内容分析 

3.2.1. 访谈目标 
在该研究中，设计后续跟踪采访环节的主要目标是，调查在实验课程结束后这一阶段的学习过程中，

1) 访谈对象所运用的学习方法、学习方式以及面对学习困难时的情感态度上的变化；2) 访谈对象是否继

续使用了自我评估这一方法来进行自我检测、自我调整，以达到支撑与推动学习优化的目的；3) 准实验

中因变量所涉及的三个不同维度，给学生们带来了哪些后期影响；另外，4) 结合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对实

验课程内容的回顾与采访对象对新一阶段学习感受的思考，以综合的角度收集采访对象在参加完实验课

程后的总体收获，与潜在的新认识与新想法。 

3.2.2. 访谈对象 
访谈对象为参加了于 2022 年 2 月至 3 月展开的实验课程的 30 位学生(即实验组，见 3.1)。以自愿参

加的形式确定了前 10 位报名的学生，其中 2 名男生，8 名女生。 

3.2.3. 访谈过程 
访谈于 2022 年 9 月展开，即准实验干预活动结束后的 6 个月。访谈使用语言为中文。通过一对一访

谈法分别对 10 名受访者进行线上访谈并进行录音，每次访谈平均用时为 25 分钟。首先，采访者对受访

者介绍了本次采访的目标、主要环节与注意事项，并邀请受访者签署《受访人员保密协定》，确保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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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录音环节的知情与许可，以及对受访者个人信息与访谈内容的信息保护。接着，访谈以半结构化形

式展开，根据访谈提纲中列出的 11 个开放性问题，向 10 位受访者以相同的方式、顺序提出。针对每个

学生的回答，结合研究者展开此活动的目标、研究中所需考查的维度以及采访兴趣即时向学生们提出不

同的后续问题，是否继续提出问题取决于受访者的回答以及讨论该主题的意愿。 

3.2.4. 访谈录音文本转写 
在访谈工作结束后，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对收集到的访谈信息进行逐字转写。10 位访谈对象的

访谈内容依次转写后的平均字数为 3750 字，其中高频关键词为 6 个。针对采访对象在录音中所表达的语

气、语调以及情感反应使用统一的系统符号进行标注[17]，例如，以省略号表示被采访者表达时语音的突

然停顿。 

3.2.5. 访谈问题与数据分析 
本文中，作者重点分析了涉及准实验中因变量与自变量问题(即问题 4)到问题 10))的回答内容。其中

每项主要问题的结构设置以回顾实验课程的具体环节与询问学生是否采用该学习方法为主。 
问题 4)涉及了本研究的研究主题“自我评估”，对应准实验中的自变量；旨在考察这一优化自我学

习的学习方法是否被学生接受，及其有效性。问题 4)：在实验课程结束后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会继续运

用自我检测这一学习方法来帮助优化学习吗？ 
问题 5)涉及课堂中讲解的学习策略，此问题对应准实验中的第一条因变量；旨考察学生后续是否会

持续使用课堂中所普及的策略知识，及其有效性。问题 5)：你觉得课堂上讲到的学习策略对你来说有效

吗？ 
问题 6)至问题 8)涉及学生的自我调整意识与元认知水平变化，对应准实验中的第二条因变量；旨在

考察学生在干预活动的后一阶段的自我认识变化、对所掌握的认知与元认知策略的主动调控能力(在实验

课程结束后这一阶段的学习中。问题 6)：你是否调整过自己的学习方式或者学习方法？问题 7)：回顾课

堂上的“记录学习踪迹”并“反思强项与弱项”这一活动过程，你有应用过这一方法吗？问题 8)：当你

遇到学习问题的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 
问题 9)和问题 10)涉及自我效能水平变化，对应准实验中的第三条因变量；旨考察学生对自我能力的

效能信念与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归因判断。问题 9)：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有哪些新的想法或认识？问

题 10)：在实验课程结束后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你是否有所收获与成绩？你认为主要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

是什么？ 
研究者对转录的数据进行了归纳分析[18]。首先，结合问题相对应的主要目标，将“自我评估”、“学

习策略”、“自我调节”、“自我效能”设定为四个目标类别。其次，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将重点放

置于目标类别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标注、归类与整合[19]。例如，问题 6)的设立目标是观察学生是否在

一段时间的教学训练后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调整以及所使用的调整方法，对此，采访对象 1 提到“现在提

醒我自己不能一直死死地在这个位置思考这段话……这种不太行，还是得先快速阅读，然后再去读重点”，

回答中的“提醒”、“不太行”反映了学生对自我调整的意识与认知程度，在后续的补充回答中“先”、

“然后再”体现出学生对学习过程的顺序做出了调整。这些数据被归类于“自我调节”这一主要类别中。

在整理数据时，随时发现与记录数据产生的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新类别。例如，采访对象 6 在回答问题 10)
时，数据类别除了涉及到学习结果归因与自我认知这两个主题外，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言语影响与自我

效能的相互影响这一新类别。最后，数据以归纳的方式，在四个主要类别的范围中整合出 8 个不同的子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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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步结果与讨论 

4.1. 自我评估 

在课程中，学生被提示要有意识地根据已给出的评估准则进行自我观察，反复性自我评估的开展能

够观察学生在评估过程中自我反思、自我指导的元认知动作行为，研究表明，学生的这些动作行为取决

于针对设立好的绩效标准所做的提前性工作[20]。 
针对这一主题的回答，落实并且继续运用此方法的同学们表示能够在优化学习过程方面获得一定成

效：采访对象 4 认为自己的评估过程虽然不够严谨，但在学习过程与习惯方面收获了实际效果，会“先

去参考教授与这门课程主要涉及的内容”，发现自己会养成“一些下意识的行为”。同样的，采访对象

8 表达了参加完课程后“复习基本上都是卡着提纲来，然后我就感觉复习挺有针对性的”，能够根据教

授制定的教学准则来收集信息知识点，自我反馈学习对自己的复习环节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21]。采访

对象 5 在使用此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自我评估准则的制定可以根据“以前我参加考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

样的状态来反推”。在此过程中，学生会反思与结合以往的学习经验来制定新的标准，实现了自我评估

与自我调整相结合的自我指导策略[11]。并且谈到自己的评估准则不仅涉及到了课程的“教学目标”也涉

及到语言领域中意大利语专业术语的表达：“语句的连贯度”、“单词，专业词汇”。采访对象 1 也提

到了语言这一方面。涉及到评估工具，前期实验课程中所使用的自我评估工具为自我评估表格，在追踪

采访时发现只有采访对象 8 在学习之前会有意识地使用评估工具且目前已形成习惯，根据老师的教学主

页了解所需获得的目标技能，自己制定内容详细的表格作为自我评估工具[22]；并且“我会自己对应在下

面再写一个关于老师所要求掌握内容的我自己的理解”，这一行为实现了从教学目标过渡为学习目标的

转化，学生能够有意识地将目标内化，转换成自己的认知策略[23]。 
在追踪调查中，对于没有持续运用自我评估这一方法的学生来说，例如，采访对象 1 表示了在考试

时针对教授提出的问题与制定的教学准则不一致的担忧，提到“具体得看老师问了什么……根据他的问

题题目，来准备考试”。这一表达同时反映了采访对象 1 将学习效能归因为外部不可控因素(见 4.3)。采

访对象 2 解释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采访对象 3 表示“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 

4.2. 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学习统一了分散的学习策略、动机、计划等，在此过程中策略知识本身与自我调节中的学

生们如何使用知识与知识建模这些行为，调动了认知与元认知操作[24]。在追踪采访中，首先针对学生们

是否在实验课程后继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调节进行提问。在时间上，采访对象 3 表示了自我调节意识与

行动的实现主要集中在考试前的复习阶段，摒弃低效率的学习策略，“想要找一个更高效，然后更快的

方法”。很明显，考试的来临给学生带来了紧张感，激发了学生在自我调节过程中元认知层面的动机策

略，体现在注意力、任务选择、努力面对困难问题方面，将考试活动给予价值最大化[25]。采访对象 5
与采访对象 9 的自我调节行为主要集中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与策略方面：“我运用了一些记笔记的软件”、

“梳理整个思维框架”、“课程大纲”、“笔记整理下来”。采访对象 6 的回答涉及到自赫尔巴特与杜

威时期以来就在强调的在学术动机与学习中兴趣来源的重要性，表示“重新又燃起学习的兴趣，兴趣对

我来说是最大的老师”，提到自我调节行为实现的原因是个人兴趣的重新提升[25]。 
在回答问题 7)与问题 8)时，10 位采访对象均表示对问题相对应的课堂活动内容有深刻印象，且认为

活动内容有意义、具有实践性与推广性。两个问题所对应的活动设计参考的理论框架为 Zimmerman 与

Campillo 提出的自我调节学习三个阶段中的部分子过程，集中观察自我调节过程中元认知层面的针对策

略知识的自我控制、自我观察。对此，对于问题 7)，采访对象 2 表示自己会通过“看录像”记录学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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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进行自我观察，阶段性地在课后反思学习漏洞原因。采访对象 5 表示记录学习踪迹时主要以大框架

概念为主，且将自我反思阶段转化成了学习习惯，有意识进行“日复盘”(采访对象 8 也提到了自己会有

意识地进行复盘)与“一周的总结”；并追加介绍了自己在娱乐时也会有意识地关注、获取对自已有效的

策略与知识：“希望不管我是刷抖音或者在娱乐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些知识的摄入”。采访对象 7 提到

在学习时，会首先进行任务分析，随后展开自我指导与任务策略分配这些自我控制策略实施，表示会在

观察自己的学习行踪后将优缺点“个性化”、“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例如，向他人讲解自己的学习

内容：“我还会给他们讲我上课学到的东西”。采访对象 1 与采访对象 3 表示自己在自我调整过程中没

有实现通过自我纪录进行自我观察，且采访对象 3 补充表示希望老师在学生的日常自我纪录中能提供记

录框架与记录方向：“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踪迹……可以给一个方向”。 
本研究维度也同时涉及到元认知优化过程中学生的横向能力发展，在回答问题 8)时，9 位采访对象

都分别表示了在面对学习困难时，有向外界寻求帮助的主动意识，利用外部环境与外部支持帮助解决学

习问题：“我会群发问问题”、“我现在更倾向于和大家一起做”、“后来我会去发邮件问教授，获得

他的帮助”。采访对象 5 表达了自己从课堂上讲解的学习策略知识与根据面对困难的自身经验领会到“我

意识到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才会在后续的事情里去尝试主动做这事情”，“从已知的知识储备里面去

拓展”。学生在自我调节过程中通过对认知策略的学习与元认知策略的实践，逐渐优化了使用元认知策

略的综合能力，懂得通过拓展知识策略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能够在面临问题时作出有效选择[10]。采访

对象 6 谈到在面对困难时会“有意识的进行规划”，将重点集中在计划与任务布置方面“怎么安排我的

时间”、“面对这个课程我要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学习”，从已经掌握的学习策略中有意识地

进行调控。 

4.3. 自我效能 

在课堂中，根据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理论集中对四项能够提升自我效能感来源的其中三项(掌握经

验、言语劝说与情绪心理状态)向学生进行反复训练，研究者在训练中将指导与信息反馈作为使学生进步

的重点[8]。采访数据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表示实验课程使自己对当下学习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

而推动了想要提高能力的期望与信心。采访对象 6 表示一度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有一个误判”，并且表

示有能力在课程结束后去进行自我观察，发现“个人感觉在我比较专心的时候，学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在对追加提问(“根据你目前对自己学习状态的进一步认识，当你重新投入到新一阶段的学习中，能够更

好的应对问题”)表示同意后补充道：“我觉得当时那段时间应该不算是在后退”，能够观察到采访对象

6 在课程前后自我效能感呈有意义地正向变化趋势，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作为进步反馈依据，有意识的将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例子”作为“新的认知”、“新的学期”优化过程的参考。采访对象 2 表达

了对学习能力正在进步的感受，认为在接受意大利大学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时“适应的还可以”；

并表示在“挑战这件事的过程中……自己觉得非常愉悦”，能够观察出学生将学习困难视为有价值的活

动，从而激发了内在兴趣发展[8]。采访对象 3 表达了在使用具体策略能力上的信心，例如，“记忆方法”、

“阅读文章”、“总结”、“背诵”。 
关于学习成绩的归因分析，8 位采访对象均将取得学习成果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内部因素。

采访对象 4、采访对象 7 与采访对象 10 提到认为学习成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可控的、可克服的。涉及到

外语难度方面，采访对象 2 表示在意大利语这一“语言环境”中推动学习进展有困难，并总结主要工作

是需要提高自身的“口试”、“听力”与“理解”能力。采访对象 8 表示由于“老师写的那个字特别的

难认”与“听不太懂”，促使自己找到解决语言困难的有效方法：“我就去问我们班上那个同学”，对

于意大利语的手写题目“后来又自己整理了一遍”。在学业情感归因方面，学生应对学业要求的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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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他们对学校焦虑的易感性[26]。采访对象 2 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学习态度”、“没有把更多时间放

在学习上面所以很焦虑”。采访对象 7 表示了情绪对对自己的影响：“我最大的感悟是焦虑”、“恐惧”，

且提出了应对情绪状态的办法是将“学习内容细化，学习目标细化”。采访对象 5 表示“如果我自己不

提升，外界再怎么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的”，认为能力需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获得，高努力与个人效

能信念相互捆绑，呈正相关。采访对象 6 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外界对我的影响”，提到“我妈妈的那

些语言……给我更多压力”、“她觉得如果我在学术上不成功，我就很失败”。的确，高努力导致成就

的进步，随之能够提高学生的效能概念，但是最初效能信念的成型与发展集中于家庭，父母的引导与价

值肯定对孩子进行有益的自我评定尤为重要[8]。 
采访对象 1 在自我效能感这一维度所涉及的问题中表示“感觉自己学习能力很差，很难过”、“我

真的不配读大学”，认为自己的应试能力不足，且学习成绩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教授”，认为教授

在考试时的提问方式过于灵活，需要提前了解教授注重的侧重点：“他大概想问你什么问题”、“教师

更喜欢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 

5. 结语 

本次追踪访谈向前期参与了教学课程活动的中国国际学生们询问了在认知与元认知层面的后期发展

与变化，尽管采访是基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样本展开，但收集到的数据结果显示 10 位采访对象在后期的学

习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自我评估、自我反思与自我调节，能够从前期的实验课程中获得启发去探索

新的、适合自己的有效认知与元认知策略。访谈实现了本次调查的目标，且证实了研究实验假设在一段

时间后的效果及其有效性。 
同时，从访谈回答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在意大利大学留学的中国国际学生们目前仍旧面临的诸多问

题，例如语言能力、解决焦虑问题等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目前大多数关于自我评估参考标准的研究集

中在写作与数学方面，结合本次追踪采访结果所暴露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中国国际学生的

语言心理与情绪调节方面，以及关注那些没有自愿参与研究活动的学生们的认知与元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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